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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析术数思想对中医学的影响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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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 要:中医学在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中,吸取了中华传统文化中诸多学科或学派的理论成果,尤其是在方

法论层面,中医理论利用了术数思想,在中医学整体发展过程中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。 其中受道家思想影

响的术数体系,主要基于时间与空间两种不同角度的认识。 其中时间体系主要来源于天文历算,而空间体系主

要来源于气象地理。 中医与术数,一方面以“天干地支”“九宫八卦”等模型为载体产生关联,将五脏六腑、十二

经络等医学概念纳入术数模型;另一方面,二者进一步与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相结合,形成“子午流注”“命门学

说”等具体的医学理论,用于指导诊疗活动。 对于这一现象,以文化人类学与中医发生学的视角探究其对中医

理论所带来的影响,有助于深化对中医学理论的理解与认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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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术数,也作数术,是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分

支。 数术的特征是以数行方术,其基础是阴阳五

行、天干地支、河图洛书、太玄甲子数等。 “术”,指
方术;“数”,指气数、数理;即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

数理。 从广义而言,凡是运用这一数理的部分学

科内容,皆纳入术数范围,涉及古代的星象,堪舆,
医学,建筑,历法等。

中医学在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中,吸取了中

华传统文化中诸多学科或学派的理论成果,尤其

是在方法论层面,中医理论利用了术数思想,在中

医的整体发展过程中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。
因此从术数的角度来诠释中医,是中医学研究的

一个重要的方向和课题,本文从文化人类学与中

医发生学的角度出发,就此论题进行初步探讨。
1　 术数与中医学的理论渊源

古代传统哲学思想之基础,主要是精气学说、
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。 这三种学说,均是来源于

古代朴素的世界观,经诸子百家的整合逐步形成

的。 中医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,吸收术数哲学思

想体系并把它作为中医学的理论基础,是证据充

分并且符合规律的[1]。

1. 1　 先秦道家、阴阳家的整体观　 中医学吸收了

先秦诸子哲学思想,将天文、地理、气象等从经验

认识上升形成理论架构。 如《史记·律书》认为基

于天文的律学具有“合符节,通道德”的作用,《周
礼·春官·保章氏》载“以五云之物,辨吉凶水旱

降丰荒之祲象”等。 以此为基础,从而形成了历

法、风侯、杂占等学科[2],如《左传·襄公十八年》
载师旷歌“南风不竟,多死声,楚必无功。”《史记·
律书》载“武王伐纣,吹律听声,推孟春以至于季

冬,杀气相并,而音尚宫。”后世中医学吸收了这种

思想,把自然气候与人类的发病联系起来,比较典

型的就是五运六气学说以及 《灵枢·九宫八风

篇》。 此篇阐述了九宫的方位、八风的区别以及因

其导致的病变,从而说明不同季节和方域的气候

变化对人体的不同影响,同时也带有预测人事祸

福的成分,反映了此种思想的痕迹“太一移日,天
必应之以风雨,以其日风雨则吉,岁美民安少病

矣。 先之则多雨,后之则多汗。 太一在冬至之日

有变,占在君;太一在春分之日有变,占在相;太一

在中宫之日有变,占在吏;太一在秋分之日有变,
占在将;太一在夏至之日有变,占在百姓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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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于整体联系的世界观,本质上是将人与天

地纳入一个动态相应的运化过程中来理解[3]。 为

解释各种客观现象,以及对未知事物和规律的预

测,亦或是出于为人类的某些特定社会活动赋予

一定意义的需要,术数之学也应运而生。 在整体

观念的应用中重要的一环就是“取象比类”思维,
这是一种不断将具体事物抽象化并且建立联系的

思维方式[4]。 术数学自其产生伊始,就需要广泛

讨论事物之间的相关性,所以相当重视“取象比

类”的手段,并为了使其解释的逻辑层次进一步提

高,形成了“取象成数”的思维方法,进而提供了对

信息进行推算的可能,此亦是易学研究中所谓之

“象数思维”。
1. 2　 汉以后道教术数思想的渗透 　 在援引术数

体系进入中医理论的过程中,道教的影响亦不容

忽视。 东汉道士魏伯阳著《周易参同契》,将周易

理论与炼养实践相联系,开创了内外丹理论。
至三国到南北朝,官方开始对谶纬与术数提

出明确厉禁,即“禁星气、谶纬之学”,但是据《晋
书·天文志》记载葛洪“咸以为推步七曜之道,以
度历象昏明之证候”,名医陶弘景作为道教上清派

祖师,同时在历算也有许多成就,著有《天文星算》
《帝代年历》等,说明以道士为主要组成的医家群

体依然坚持对此进行探究[5]。 此时也正是道教与

中医学关系密切之阶段,道教养生家也强调以养

生作为修养性命的手段,故术数与医学二者以道

教为载体,相互交构的水平进一步提升。
在中医学术领域内对术数的使用也是较之前

更为明显,主要表现为五运六气学说的广泛流传。
王冰作为此间的代表医家,其道家背景为学界所

公认,或有可能其身份确是道士[6]。 他在次注《素
问》时,将运气七篇大论补入,将运气之学划归医

经的范畴。 如《素问·天元纪大论》所转引自《太
始天元册》文“太虚寥廓,肇基化元”“布气真灵,总
统坤元,九星悬朗,七曜周旋”,明确地将天文气象

以气化理论概说,发展了中医理论,提高了中医学

的理论层次[7]。
自唐以后,一方面是天文、气象、历法等术数

学的基础基本收归司天监一类官方天文历法机

构,而术数学流传至民间的部分则多向命理预测

学的方向发展。 另一方面是由于宋明时期理学的

兴盛,崇尚理学的知识分子对术数学并无深入的

掌握,他们进入医学学科后,更加促使了中医学理

论脱离了神秘色彩而逐步显学化。
1. 3　 历代医家著述所涉及的术数内容 　 孙思邈

是唐代著名医家,同时也是著名的道教思想家。
在《旧唐书·孙思邈传》的记载中他能“推步甲乙,
度量乾坤”,他的著作中也多有涉及术数,其《千金

要方·大医习业》中更是明确对大医提出“须妙解

阴阳禄命、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、周易六壬,并须

精熟”的术数学素养要求,虽为一家之言,也从侧

面说明当时确有中医重视术数体系的风气。
宋代对运气之学的重视程度相当之高,朝廷

每年颁发运历,并在官方医科考试中以“运气大

义”为重点考试项目,金元医家著作中也普遍有涉

及运气学的内容,并多强调运气学对于中医的重

要性,故时谚云“不学五运六气,遍检方书何益。”
但这一时期医家所进行的理论探讨远离了历法天

文的直接基础,虽有发挥却少能发明。
至于明清,中医与易学发生诸多交互是这一

时期的明显特征,甚至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医

易学说[8]。 诸多医家皆旁引《周易》以证其医论,
如张景岳提出“虽阴阳已备于《内经》,而变化莫大

乎《周易》”;孙一奎认为“一阳居二阴间为坎,水火

并而为肾”,以坎卦卦象阐明肾的生理特点;赵献

可用“震”“复”“随” “颐”四卦蕴含的“动乎情欲、
复之静、居之安、养之正”递进关系来解释“相火不

药自伏”原理等。 清代医家唐宗海在《医易通说·
缘起》中说:“惟于易道见有合于医理者,必引伸

之。”全面应用易学象数思维解读中医理论;王洪

绪作为中医外科大家,同样旁涉星命卜筮,著有

《卜筮正宗》,强调以阴阳动静生克制化之理而圆

神活变,其灵活变通之处颇有医易互参意味。
2　 术数思想在中医学中之体现

中医学之所以能够在其发展过程中对术数体

系有所应用,主要的原因是二者之间哲学基础的

吻合以及体系架构的可互通性。 就体系架构而

言,不论是中医学的诊疗实践还是术数学的抽象

推演,在认识和应用上都必须要以时间与空间两

个基本维度为背景。 在中医学中对此两种维度的

临床应用即是“因时制宜”与“因地制宜”原则。
2. 1　 基于时间的术数理论体系 　 时间维度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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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以传统天文、历法、计时学为基础的内容,在术

数理论中即为周期参考系,并且这种周期还具有

异级同构的特点,可以将多种时间层级类比看待,
并用相同的模型进行诠释。
2. 1. 1 　 天干地支计时法 　 天干地支是时间术数

体系模型的代表。 其最早可能在夏代已经形成并

且应用于纪年,这一过程应与先民对岁星的观测

有关。 其称谓可能多次流变,《尔雅》与《史记·历

书》中均有关于此的对照记载[9]。 后世除将其运

用纪年外,还广泛将纪月、纪日、纪时纳入此体系,
如《史记·律书》载:“以十二月配十二子十母十二

律。”而对于一天之内的时刻划分,有意识将其十

二等分并明确分界应自西周已始,但当时时制或

尚未完全统一,直至汉代才将十二时辰划定并与

十二地支建立联系[10]。
十天干与十二地支两套体系,从数理上来讲

分别为十进制和十二进制,在历算运用中就需要

相互对应。 二者依次周期相配,组成六十种组合,
即“六十甲子”,如此,则相邻两年首月的地支相同

而天干不同,为了便于推算,便产生了五子建元

法。 即“甲己还生甲,乙庚丙作初”,将十天干两两

相合便可以年干推月干,如此等等。
2. 1. 2　 天干相合与五气化运　 《素问·五运行大

论》中有载《太始天元册》文“丹天之气经于牛女戊

分,黅天之气经于心尾己分”等,即将天文中的二

十八宿与地理上的二十四山的位置重叠对应,并
以五色气的经行来表示,此谓五气经天(图一),是
天干相合在天文中的理论来源。 在运气学的推论

中称其为五气化运,即甲己化土、乙庚化金、丙辛

化水、丁壬化木、戊癸化火,此与“五子建元法”的

两两相合一致。
杨雄《太玄经》中提出太玄甲子数,即所谓“甲

己子午九,乙庚丑未八”,后世《渊海子平》等书中

以此为基础讨论天干相合,亦为“甲与己合,乙与

庚合,丙与辛合,丁与壬合、戊与癸合”。 如将天干

写作数字,天干五合便可表示为一与六合、二与七

合等,此亦与河洛理数相符,即“天一生水,地六成

之;天二生火,地七成之”。 另有等,同样将甲己、
乙庚等两两归于一系。 以上皆可为术数与运气学

说关联之旁证。

(图一)

另有关于运气学的研究指出,干支纪年下一

岁只有一个天干,不符合二者合化的原则,应以地

支藏干与天干相合厘定当年大运。 虽与传统的大

运推导方法有所区别,但实为引入术数理论所进

行之创新[11]。
2. 1. 3 　 中医理论与诊疗中的体现 　 以干支为代

表的时间术数体系在具体诊疗中也有诸多体现。
如《素问·太阴阳明论篇》云:“脾者土也, 治中

央, 常以四时长四藏, 各十八日寄治, 不得独主于

时也”,《素问·藏气法时论》“肝主春,足厥阴少阳

主治,其日甲乙,肝苦急,急食甘以缓之”,将藏象

的生理特点定义为五行特性,继而与时间相应,可
以籍此确立诊则和治则。 《素问·八正神明论》强
调施针与月侯的关系,《灵枢·阴阳系日月》《灵枢

·阴阳二十五人》《灵枢·五音五味》三篇,将十二

律与十二月联系,进而与五行相配,然后对应于人

体体质和人体部位,用于阐述生理病理状态的变

化等,都是因时制宜原则的经典例证。
时间术数体系在的运用,应以针灸中子午流

注与灵龟八法、飞腾八法为代表。 子午流注认为

人体经脉的气血流注随着时间的影响而呈现一定

的规律,就是辨证循经按时取穴的一种针灸操作

方法。 而灵龟八法与飞腾八法的基本理论都是以

时辰为取穴标准,其逻辑实为将奇经八脉交会穴

按照时间的干支附会与九宫八卦体系,具体使用

时或采用纳干法,或采用纳子法,对于“除日”和

“五中”的处理也存在各自差异,但确实皆是基于

时间的术数体系与医学的实际结合[12]。
时间术数体系同样影响到方剂创制。 明代万

全所著《片玉痘疹》一书中载有“代天宣化丸”一

方,配方中的君药有五种,临床中根据不同年份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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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。 其中,甲己之年以人中黄为君、乙庚之年以黄

芩为君、丙辛之年以黄柏为君、丁壬之年以栀子为

君、戊癸之年以黄连为君,并有苦参、荆芥、防风、
连翘、山豆根、紫苏、牛蒡子等其他佐药,“数药先

视年之所属者以为君,其余主岁者以为臣,为君者

倍之,为臣者半之”,其功效清热解毒透疹,临床主

要用于小儿时行痘疹的预防。 此方剂的组方结构

是运气学天干化五运学说运用在方剂理论的充分

体现。
2. 2　 基于空间维度的术数理论体系 　 空间维度

具体即地理与气象一类,在术数体系中主要体现

为方位参考系。 从广义而言,凡是具有方位概念

或者应用象思维的术数思想,均属于空间术数

体系。
2. 2. 1 　 九宫八卦与地理格局 　 九宫八卦体系为

此中代表。 甄鸾注《数术记遗》时,根据洛书将九

宫释为“二四为肩,六八为足,左三右七,戴九履

一,五居中央”,与后天八卦相合,在序数的基础上

既可以代表方位,也可以基于易学对符合的事物

与现象进行阐释。
后天八卦格局为即“巽卦东南、离卦正南、坤

卦西南、兑卦正西、乾卦西北、坎卦正北、艮卦东

北”,就其每一卦的意象并且结合其五方五行来

看,与中国版图同方位的地理情况相符合,故在一

定意义上来说,后天八卦是一份极为精简与抽象

的中国地理模型(图二)。

(图二)

九宫概念的溯源,应始于风角术最早对风向

方位的认识。 《玄女经》有云:“天有八门,以通八

风;地有八方,以应八卦”。 在中医典籍中有关于

此的描述则首见于《灵枢·九宫八风》,此篇除援

引“太乙行九宫”理论外,更有关于“大弱风、谋风、

刚风、折风、大刚风、凶风、婴儿风、弱风”等八方来

八风的论述,加上所居的中宫,正应九宫之数。 在

论述不同方向来风的同时,也记载了不同风导致

的不同疾病以及其病位病机,其来向的方位也与

所病脏腑所属的五行相应(图三)。

(图三)

2. 2. 2 　 对藏象学说的发展 　 空间术数体系对藏

象学说多有发展。 在《素问·异法方宜论》中便已

强调“地势”对人生理病理与治疗手段的影响,如:
“北方者,天地所闭藏之域也。 其地高陵居,风寒

冰冽。 其民乐野处而乳食,藏寒生满病,其治宜灸

焫。”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对五方、五行、五脏以

及其他有关内容之间的归属论述明确,在此不再

赘述。 《素问·金匮真言论》中有云“东方青色,入
通于肝……其应四时,上为岁星……其音角,其数

八;南方赤色,入通于心……其应四时,上为荧惑

星……其音徵,其数七。”等等,体现了五方五行的

因地制宜原则与河图数理结合之紧密。
与此相应,中医藏象学说的构建与阐释,也与

空间术数体系关系密切。 在《内经》中,五行五脏

之间的配属关系是 “肝木、心火、脾土、肺金、肾
水”,其代表的方位与五脏解剖位置也并不相同。
但《尚书》《吕氏春秋》等都认为肝属西方金、肺属

南方火、脾属东方木、心属中央土、肾属北方水,显
然这一结构和人体脏器解剖位置更为接近。 而

《内经》作为中医藏象学说之鼻祖,在这一配属关

系上没有选择遵循这一说法,说明相对于解剖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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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,其更加重视生理特性和五行含义的对应。 更

进一步的说,《内经》的五行五方五脏配属结构,也
是直接与后天八卦方位相合的[13]。

再如,重视“中宫”脾胃的思想源于河洛理数

的“中五立极”,如唐宗海《医易通说》所言:“中五

者太极也,四方者四象也”,历代医家对此多有发

挥,逐渐启发了补土一派。 以及河图数理有言“天
一生水”,但水脏肾却为偶脏,颇是与之不符,而坎

卦卦象是“两阴之中藏一真阳”,医家遂将肾与命

门分立,给予肾脏合理的解释,即《难经·三十六

难》“其左者为肾,右者为命门”之说,这一理论也

成为了后世命门学说产生的基础[14]。
2. 2. 3 　 对组方用药的指导 　 在指导组方用药方

面,空间术数体系亦多有影响。 如交泰丸、水火既

济丹等。 此类方剂名称都来源于“天地交泰” “水
火既济”的易学概念,大抵上也以“泻南补北”的思

路立法。 其中以《活人方》中所载的坎离丸最具代

表性,其组方用知柏地黄丸去泽泻,加远志、龙骨、
牡蛎、莲须、金樱子;功效为资肾水、泻心火,交通

心肾;用以主治心肾不交所导致的虚烦不眠、腰膝

酸痛、遗精滑泄、五心烦热、骨蒸盗汗等。 此类方

剂明确体现了空间术数体系在组方中的特色

运用。
此外,对于道地药材的选用标准,也体现了空

间术数观念的认识[15]。 唐宗海《医易详解》有相

关论述:“阳起石生于泰山,禀三碧震气,故能上

升;枫柿色赤,禀七赤兑泽,故有膏泽,产于正西,
山陕等处为佳;地黄色正黄,产于河南中州,禀中

央土之正色。”
另唐宗海在《本草问答》说:“蛇形长,是秉水

气。 行则曲折,是秉木气。 在辰属巳,在象居北,
在星象苍龙。 总观于天,知蛇只是水木二气之所

生也。 蜈蚣生于南方干燥土中而味大辛,是秉燥

金之气所生。 蛇畏蜈蚣者,金能制木也。”可见对

于术数的空间概念对药物之间的七情理论也有指

导作用。
3　 结语

中医学在其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,广泛吸收

了道家术数思想,这是中医文化中的独特现象。
术数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观认识世界的产物,也
是中华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中医学与术数学两种理论体系的叠复整合了

二者的内容[16],从哲学角度提高了整体观念的层

次,对于指导临床来说更是提高了实用的可能性。
因此,了解道家术数思想有利于更加清晰的认识

中医学的本来面目,对于把握中医学整体发展脉

络同样有所助益。 同时应该客观理性地看待这种

思维方式,予以必要地“扬弃”,对其有价值的部分

应当予以进一步地发掘与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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